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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灵、逸的璧合——解读茅威涛和她的诗意空间 
李蓉 张晓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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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前期，男旦和女小生并存，曾经构建了戏曲演出的双重平台。性

别错位的形象塑造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在男旦日渐式微的当代剧坛，女

小生却风采依旧。而茅威涛的出现和成功，无疑给现今女子越剧注入了新的元

素。在新越剧理念的倡导过程中，孜孜不倦地追索和探求使她拓展出一片与众

不同的诗意空间。茅威涛三个字，诠释了女小生新的美学范式和人文图景。本

文试图循着茅茅的足迹，走入她的精神世界，解读她所营造的洋溢着诗意的空

间。  

                             儒雅忧郁的

文人气质  

  茅威涛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美额俊目，扮相周正。若就外形而言，她只

不过具备一名女小生应有的良好素质而已，因为外形毕竟仅是人物塑造的物质

躯壳。茅威涛的胜人之处在于，她会潜进人物的灵魂深处，分析其性格特征，

然后结合自身禀赋之中蕴藏着的文人气质，寻找最佳的契合点，以达到形神兼

备的表演境界。历数茅茅塑造的人物，大多是不同朝代有名或无名的书生文

人。如果说，她早年扮演的邹士龙、何文秀、梁玉书这些角色还流露出较强的

模仿痕迹，那末其后来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如吴南岱、唐伯虎、张生、陆游等便

开始进行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这一个”的尝试。  

  表演最忌讳雷同，一个演员戏路广，能扮演不同形象的人物，可以称做好

演员，但这些不同形象本身的性格反差往往给其表演带来便利。我们所推崇的

茅茅的高明之处在于，她能把“文人”这一能指概念转化为不同的所指内容。

于同中求异，使我们辨出这是“张生”，那是“陆游”，而其表演中渗透的浓

浓的诗意又进一步告诉我们：这是茅威涛变化的张生”、“陆游”……  

  “文人”的气质可以豪气化，可以风流化，也可以颓废化。茅茅选择的是

诗意化。诗意，是流动在心灵中的内在意绪，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无

形而虚幻，只有让人于其间默默领受。诗意更是情感的潜流，遇幼草能漾起漪

轮，遇坚石能激起波澜，随物赋形，不拘一格。茅茅的诸多舞台形象中，都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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氲着儒雅而忧郁的诗意气息。“游学长安，脚跟无线”的张生“志在人间觅知

音”，情痴痴待月西厢，抚琴吟诗，偏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竟“舍

我其谁”用笔杆儿横扫了五千贼兵；“惟有胸中万壑藏”的唐伯虎，才华横溢

而遭人猜忌陷害。落第后，这个“六如居士甘荒唐”寄情山水，书画人生，聊

以抒怀；“书剑飘零独自回”的陆游于暮春重游沈园，久久地徘徊。满眼落絮

沾泥，物是人非的凄凉景象，让这位经受报国无门、怀才不遇、婚姻不幸三重

苦痛的南宋大词人仰天长叹“错！错！错！”；就连“一灯如豆抄书稿”的孔

乙己，穷酸迂腐，潦倒落魄为人耻笑，可那番“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慨叹之

言，也于“之乎者也”间道尽世态炎凉……  

  这些读书人分住在茅茅心中的不同区间。但无论是痴情的张生，失意的唐

寅，悲怨的陆游，甚至是落泊的孔乙己，他们身上都集聚着属于茅威涛的独特

的文人气质：读书人从万卷诗书中熏陶出儒雅的品性，而人生际遇的坎坷多舛

又使他们平添了忧郁的性情。这便是茅茅从女性视角反观男性人文世界来作出

的最佳注解。  

                             空灵隽永的

声腔美学  

  与别的剧种相比，越剧从源头算起，也仅有近百年的历史。学习和借鉴在

其唱腔发展上自然必不可少。从其他剧种中吸收优美的唱腔旋律化为己有，属

于同门类艺术的直接移植，相对说来，比较简单。尹派小生萧雅擅长唱歌，她

首次跨门类地将音乐中美声、气声唱法与越剧相结合，可谓是创新之举，但这

尚限于具体的艺术样式中。而茅威涛则是从艺术本体出发，从美学的高度来返

观越剧。因此，她在声腔处理上不仅要达到悦人于耳的感官效果，还要最大限

度地作用于观众的心理层面，形成情感共鸣。  

  艺术审美的发生，首先要求欣赏主体和欣赏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使

自己从日常现实生活中脱离出来，保持一种与日常生活和实际功利无关的态

度。这种审美态度作为进入审美经验的准备阶段，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审美注

意。审美注意的特点在于主体的各种心理因素倾注在、集中在对象的形式结构

本身。茅威涛的唱腔无疑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够充分调动观众的情

感、想象、意念、愿望、期待等心理要素。  

  茅茅学唱尹派起步，坦率地说，她的嗓音条件一般。从早期的录音中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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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听出，那时她的声音纤细，音域较窄，显得太嫩太腻。这可是小生演员的致

命伤，即便做工再好，唱工的缺陷还是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塑造。对于观众而

言，他们在欣赏越剧的过程中受到性别符号的干扰，就很难产生审美愉悦。以

女演男，必须克服性别带来的壁垒。所以，茅威涛在拓展自己音域上必定下了

一番苦工，嗓音也因之浑厚起来，使其声腔回荡着空灵隽永的袅袅余音。  

  茅茅曾说过“我理解的越剧，它首先是一种特定的声腔”。因而，赢得首

因效应是茅茅获得成功的基石。尹派唱腔的特色在于婉转迂回，以情带声，所

以往往字轻声重。若处理不妥，则咬字便含混不清。舞台表演是视听交汇的综

合艺术，“唱”的不足也可以通过“做”来弥补。很多演员以此来遮盖自己的

缺陷。茅茅则不然，她在对整段唱腔做宏观把握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念白和起

腔。白口很有韵味，细细听来，可以觉察到她是在根据人物的情感起伏变化来

设计的，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语气助词，她也不含糊。所以单就听她的录音而

言，茅茅在语调的处理、气息的运用、节奏上的把握，能使人脑海中浮现出舞

台形象的喜怒哀乐的生动画面。从格式塔完形心理学角度而言，这种用情于

声、以声带情的声腔美学给许多未能看到她的表演的受众的期待心理一个较好

的填充，最大限度地给“视”的缺席以“听”的平衡。所以说，即使无法亲睹

茅茅的精湛演技，只闻其声，空灵隽永，也可让人回味悠长。  

                             行云流水的

轻逸台风  

  越剧旧称绍兴文戏，演出取材多为才子佳人的古典爱情故事。女小生饰演

才子，俊秀的扮相、优雅的仪态较之男演员而言，会先赢得观众的视觉注意。

但若表演火候处理不当，便会显得很矫情。表演过了，有失女小生的俊雅风

范，丑化自身形象；演不到位，则刚性不足，脂粉气重。  

  茅威涛的台风挥洒着行云流水的轻逸感，这恰与她禀赋中所具的诗意气质

暗合。“轻”，绝非“浮”，是灵动敏捷，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茅威涛举手

投足从不拖泥带水，她的动作到位却不刻意煽情。“逸”，非指“散”，茅茅

注重人物内在心绪的表现，文人的清高孤傲的风骨，超然尘世，但时运不济笼

上浓浓的忧愁，茅茅是肩负凝重感的“逸”，故而她常常颔首含胸，流露出人

在矮檐下的无奈与自怜。  

  《西厢记》中，被越迷讨论的较多的一个话题———张生踢褶子是她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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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借鉴过来的动作，难度很大。踢不好就显得哗众取宠，落入俗套。但茅茅

偏偏踢得优雅飘逸：那轻轻抬腿，微微一踢前襟，恰到好处地用手接住，旋即

潇洒自如地转身，用水袖带开因旋转而扬起的后襟，动作一气呵成，张生那飘

飘欲仙、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且不论茅威涛所饰演的风流才子这类典型文人，就连荆轲这样浪迹江湖的

武士身上都融入了文侠的特质。一个冷面刺客也能在慨叹“风萧萧兮易水寒”

中向往“日落回家，美酒空樽，一川烟絮，一天飞霞”的唯美画图。而那段经

典的扇舞，让人过目难忘。单纯舞剑，过于生硬。以扇代剑，扇面或开或合出

神入化。既未失剑的英气，又平添了几分扇的妩媚与懦雅，展示了硬汉荆轲铁

骨中的柔肠。  

  再如《陆游与唐琬》中，陆游重游沈园的那出戏，以何种方式写下《钗头

凤》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词更好？写实还是写意？茅茅选择了后者。如果完全写

实，无异于当众做书法表演。但这首辞上下阕共有 60 字，即便用草书龙飞凤

舞迅速写完，最快也要五六分钟，显然不适于舞台表演。有的演出则采取了虚

实相生的表现方式：将事先写好的字置于舞台的假墙后，随着演员的书写，表

演逐步打灯光，把字显现出来。这固然节省了时间，但只能见到演员的背面，

不利于观众的欣赏需求。写意则抛开这些真实手法。茅茅完全是面对观众写下

这首诗：陆游因无意邂逅唐琬，百感交集，心情沉重，开始书写时动作较为缓

慢。但随着回忆痛苦的加剧，现实的残酷与理想的失落让他悲痛不能自已。一

行行几乎是连成一体的奋笔疾书，到最终嗄然收笔，蓦地一个定格画面，久久

停驻，全场都静穆下来。辞已尽，情未穷陆游的两滴清泪无声地潸然落下，让

观众感受到了他那颗泣血的心。所谓“未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段表演不过

三四分钟，茅茅用形体语言却把陆游的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令人拍案叫绝。 

  茅威涛就是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姿态，把对舞台驾驭能力和现场的调度技

巧，发挥得无懈可击。戏曲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表演的程式对茅

茅绝不是桎梏，戴着镣铐跳舞的她永远是舞台的精魂，一个眼神，一个蹙眉，

一举手，一投足，都在引导观众的眼睛和心灵做着变化无常的追逐。  

  温文尔雅的书卷气中熔铸了沉郁的诗意，醇厚宽广的声腔传达出心灵的律

动，灵动飘逸的舞台形象勾画了的翩翩风范，这三者相互交融，构成了茅茅独

创的诗意空间。在这空间里融入了她对舞台形象的细察、体悟和表达。她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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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不仅拓展了越剧艺术的表演疆域，同时增添了自身的

人格魅力。茅威涛说“艺术上人文上的追求是不会放弃的”，她表示要“积淀

真正的前卫因素”“进入那种实实在在、老百姓能够怦然心动的情感状态”。

因此说，无论越剧改革今后向何处发展，“小百花”这一女子越剧代名词将会

负载何种新的意义，茅威涛所倡导诗意越剧的理念，都有抹不掉的先锋色彩。

 




